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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從沒聽過林業試驗所的狀況下進入

林試所，純屬巧合；但林試所成了這一生唯

一、且一待就34年的職業生涯，則是令人珍

惜的機緣。

緣繫林試所

剛到恆春分所時，如同進入了大觀園：

恆春半島的景觀處處驚豔，對那邊的草木更

是處處好奇。感謝當時的分所主任徐國士博

士，給我這個機會，不只在恆春各地進行植

物調查，更涉及全臺各處山區；感謝當時主

持野外調查的林則桐先生，他開啟也教導了

我對木本植物的認識；而同時在那的呂勝由

先生則更是大家的活字典，對於不認識名稱

的植物，找他就可迎刃而解。這段一年多以

日計薪的工作，讓我對原生植物有了更廣泛

的認識，也使我在之後進入正式公務生涯中

有了一些珍惜與運用本土植物的認知。

1980年代初，臺灣對環境綠美化的需

求日增，但當時對綠美化所栽植的植物幾乎

都以外來引進的植物為主，園藝業者對本土

植物極為陌生。而在此同時，臺灣的國家公

園則積極籌設並於1982年成立了第一個國家

公園—墾丁國家公園。墾丁國家公園既以保

育為其主要宗旨之一，對本土植物的培育復

育自有其需求，林試所恆春分所自然成了當

然的諮詢與委託培育苗木之首選單位。以當

時呂勝由先生對於各種植物習性及分布之熟

稔，及分所同仁的豐富育苗經驗，分所各苗

圃培育了約20萬株的原生植物，幾乎涵蓋了

蕨處相逢自是有緣

恆春海岸林所有樹種的種類，也成了墾丁國

家公園各項復育計畫的堅強後盾；這些苗木

更吸引了許多園藝業者前來參觀、洽詢及購

買，也開啟了當時園藝業者應用臺灣原生植

物於環境綠美化的契機。在這調查、採種、

培育的過程，也得以發表了植群、稀有植

物、育苗等相關報告，更提升了分所同仁對

恆春原生植物的認知。這些基礎，引發了後

來李新鐸主任將恆春海岸林移植到澎湖的想

法，並積極與分所同仁在澎湖進行所謂「生

態造林」的試驗及成果發表。工作是最好的

學習機會，在恆春分所近10年的職涯，確實

大大拓展了我在學校未曾接觸過的視野。

蕨代有佳人

對於蕨類植物之喜愛，開始只是因為

就讀中興大學植物系的分類學老師謝萬權博

士，係蕨類專家，兩學期的分類必修課程中

⊙文、圖/前林業試驗所植物園組‧邱文良 (chiouwl@gmail.com)

1986年恆春分所同仁以25種恆春鄉土樹種在澎湖沙港進行
適應性研究。(1990年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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蕨類植物即佔了一學期。影響所及，當我在

登山時蕨類植物不知不覺地吸引著我的目

光；採集、鑑定蕨類植物，漸漸地成了一種

嗜好。進了研究所則持續以蕨類植物為題

材，並選取了當時臺灣尚無人研究的配子體

為研究對象。這個選擇也成了我後來一直持

續地研究最愛，雖然不是唯一。

進入林試所讓我得以窺見林學知識

一二，但我對於蕨類植物的熱衷則始終未

減；然而蕨類植物在林學研究的領域，終究

只是被視為枝微末節。就生物量而言，蕨類

確實遠比不上高大粗壯的木本植物，即使它

們是森林地被的最優勢植物以及附生在樹幹

上僅次於蘭花的第二大類群；但就生物多樣

性的角度而言，其重要性實不容忽視。在林

試所的大環境下，讓我仍得以持續蕨類植物

研究的熱情，得感謝時任分所主任後接掌林

試所所長的金恒鑣博士。金先生與我第一次

見面是在1981年同赴太平島調查時，在我成為

正式職員不久，金先生也奉派為恆春分所主

任。金先生經常在見面時垂詢我的研究，並常

以「研究是研究人員的生命」、「研究不分種

類」等語，勉勵我多做研究；我對蕨類植物的

喜歡源自於大學與研究所時期蔡進來與謝萬

權二師授業啟蒙，後來能持續與堅持則受金先

生的鼓勵與關心影響甚多。也因此，雖然當時

分所業務繁忙，仍盡量利用晚上與周末進行自

己喜歡的實驗，並嘗試將結果投稿發表；即便

後來負責更多行政業務，無法親手參與實驗，

仍無時不掛心各種研究之進行。

原先對配子體研究是希望藉由對配子體

的形態與發育形式作為蕨類植物分門別類的

參考，甚至對蕨類植物的喜好，也多止於如

何去判別物種的區別。申請到美國進修時，

University of Kansas的蕨類學者Dr. Christopher 

H. Haufler在回覆我的申請書中寫道，他的

分類學研究對象是「活的生命體，而非只是

不同形態的標本」，這句話在當時讓我有豁

然開朗的感受。雖然後來還是選擇了在Iowa 

State University對配子體有很深入研究的Dr. 

Donald R. Farrar的研究室；在這個研究室，除

了觀察大量在室內培養的配子體，更被帶領

到野外去搜尋那些毫不起眼的微細配子體，

以及配子體與孢子體之間的生活史連結關係

的探索。在ISU就學期間，生態學的授課教師

說，要探索生態系，就要了解生態系內的物

種；而細胞學的老師則說，要了解基因，就

要先知道基因所存在的物種。「生態、物種、

基因」原是這麼密不可分的，而非現實社會被

分成了重要性不同的研究領域！有了這些體

認，也使我開始構思要如何研究才能將更完

整的生物故事呈現出來；而「探索某階層的奧

秘也必須了解其上下階層」的概念始終縈繞

在心，也延伸到「要了解一個國家的植物也需

Dr. Farrar以手電筒於昏暗的洞穴岩壁邊觀察蕨類的獨立配
子體(independent gametophy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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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國內各地區及鄰近國家的植物」以及「創

新與傳統並存」的思維。這或許也是後來積極

參與國際合作計畫的肇始，也是後來極為重

視標本館經營管理的原因之一。

脈脈相傳，綿延不蕨

1996年自美國返臺並在當時的森林生物

系任職，當時除了與現任教於靜宜大學的楊

國禎教授一起管理標本館，也參與部分臺北

植物園的業務，更能進行蕨類的實驗研究。

很幸運的在這段時間建立了蕨類研究室，更

幸運的是這個研究室的產出成果漸漸吸引更

多的夥伴加入，直到退休後仍能持續維持。

為了配合林業試驗所的屬性，蕨類研究

室一開始設定的目標是以個人專長的蕨類生

殖生物學知識發展其繁殖技術，提供為生產

及保育之參考。然而生殖生物學涵蓋的範圍

很廣：從孢子的成熟與發芽、配子體的發育

與生殖、孢子體的生長到孢子的產生等等整

個生活史的每個環節；而每個環節又受許多

因子的影響，例如孢子的成熟季節與活力的

維持、荷爾蒙及生長密度與配子體的性別的

關係、不同生殖模式對繁殖後代的影響、多

倍體及雜交後代的基因流傳及演化…等等。

而此種種項目的觀察與探討，除了在實驗室

進行(如孢子的發芽與配子體的培育)，也要到

野外記錄(例如物候學與族群分布)；除了基因

序列的分析，也要借助標本館的典藏標本以

及植物園的活體收存。

感謝林業試驗所提供了各種硬體設施、

設備，也感謝這些年來陸續加入研究團隊的

助理、學生；其實與其說學生與助理，更確

切地說應該是朋友與夥伴。這些年來我其實

只提供了場域、機會及申請的有限經費，研

究室的成果實得自這些夥伴與朋友的努力。

除了實驗室的工作，大家也積極地走訪國內

外山林、採集標本，使取樣之材料具有代表

性；而定期與不定期的討論更教了我許多新

知，特別是行政事務繁忙之際，不只沒時間

親自進行實驗工作，多如牛毛的期刊報告也

無法一一閱讀吸收。

蒐藏。標本。植物園

受限於大環境，臺灣以往對物種的研究

受到地緣的限制，對國外的物種往往無緣窺

見更遑論了解；也因此植物誌中同名異物與

同物異名的情形屢屢發生，而不同區域族群

間的遺傳變異更無從解析。很幸運的，這些

年來林試所與國科會(今科技部)支持了許多國

際合作計畫，使我們能與各國學者合作，收

集了許多國外(特別是亞洲地區)標本及實驗材

料，共同解答了許多存惑已久的生物問題。

研究室夥伴陳正為至樹上觀察蟻蕨。 蟻蕨(Lecanopteris deparioides)—與螞蟻共生的一種蕨類植物。



林業研究專訊 Vol. 23 No. 3 2016 37

專
題
論
述

確認物種的名稱及形態的變異，除了有

賴親自收集活體觀察分析，標本館的功能更

不可沒。一個標本館典藏的標本，跨越了時

間軸與空間軸，包含了數百年來以及全世界

不同區域的植物，同時也是植物命名所依據

的標本(模式標本)之典藏處；最能讓分類研究

學者利用最短的時間與經費，窺見植物原始

命名之形態以及在不同區域與不同時間的變

異，也因此是分類研究學者必訪之處。林試

所擁有全臺灣第一個設立的標本館，但以往

典藏之標本侷限於臺灣，90年代之收藏數量

也不如臺灣後來設立的幾個較大的標本館。

有鑑於其解決物種正確名稱的重要性，這20

年來在同仁的努力下，已將標本數量大幅提升

為全臺灣其他各館的標本量總和，收藏範圍

也擴大至全世界各地，特別是亞洲地區；我們

的目標是將林試所標本館成為研究亞洲植物

分類學必訪之處。此外，因應國際趨勢，也完

成了約3/4標本的影像數位化，國內外學者使

用本所標本館之標本時可藉由網路取得影像

形態，既免舟車之勞，亦減少外借標本時之損

壞。然而一份標本的完成，從採集回來的新鮮

材料的乾燥、消毒、縫製至建檔、上標籤、掃

描以及最後的歸檔，卻是費時又費力；而如何

完整保存這些典藏的標本，使之不被蟲食黴

侵，更是煞費苦心。感謝標本館同仁的無怨無

悔，終日沉浸埋身在那堆標本內，使得林試所

的標本館成為臺灣最具指標性的標本館。

植物園，我在林試所的前半段時間，

植物園就是三個字，我其實對它沒甚麼特殊

的感覺，即使我服務的單位都在植物園—恆

春、福山、台北植物園。我確實非常幸運，

也感謝當時所長楊政川博士舉薦我到英國邱

植物園(Kew garden)參加為期八周的植物園

經營管理課程；我才認識到植物園的宗旨在

於收集展示、保育與教育，所提供的休閒愉

悅環境，一方面是植物多樣性保育的成果展

示，一方面則為的是環境教育效果的提升。

不過認知歸認知，經營管理則是千頭萬緒，

包括植物的蒐集、培育、栽植、維護與記

錄，路面、房舍及各項設施設備之保養更

新，地面古蹟的維護，地下文化遺址的保

存，參觀民眾之服務與安全考量，無障礙設

施的改善，各式解說教育的進行，以及如颱

風等天然災害的緊急搶救等等，可謂包羅萬

象。這些年來雖然在植物園的同仁盡心竭力

以及志工夥伴的積極熱忱協助下，讓植物園

有了階段性的成長；但在提升國人對植物

園重要性的認知以及在瞬息萬變的社會氛圍

下，我總覺力有未逮，有負歷任所長賦予我

的主任、組長之銜。今新人接手，新氣象油

然而生，新願景亦指日可待。

退休了，很高興昔日的研究夥伴仍保持

聯繫、討論研究內容與發表文章，標本館的

標本整理也成了我的休閒活動之一。能保有

做自己喜歡的事情的機會，是人生一樂。

標本館同仁(已退休的何文豐先生)為標本的採集資訊建檔。


